
一党独大下马来西亚
多党联盟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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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来西亚“巫统”一党独大下的多党联盟政治体制,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居领导地位。数十年的政治稳定,成为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特色,

而谋求多元族群政治仍将是未来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可能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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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一党独大下多党

联盟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马来西亚政党联盟政治体制最早形成于

20世纪50年代。当时,马来亚人民民族自治

意识日趋强烈,各类政党纷纷建立,殖民政府

被迫做出一种“自治姿态”,在马来亚推行部

长制和地方议会选举。为了与马来亚独立党

相抗衡,巫统和马华公会在1952年2月的吉

隆坡市议会选举中联手合作, 赢得12席中的

9席¹。这样就为种族政治共存提供了一个行

之有效的模式。对马华公会来说, 1952年吉

隆坡议会选举中与巫统的合作,是其政治发

展的转折点,标志着马华公会已由福利性社

会团体转变为现代政党。在马来亚这样一个

多元种族的社会里, 单靠一个民族政党的力

量,或标榜为超种族的政党,都难以获得各族

群选民的信任与支持。1953年3月17日,马

华公会与巫统达成协议, 8月23日正式结成

政治同盟。于是,在争取国家独立的道路上,

马华公会与巫统逐渐走到了一起。两党政治

联盟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马来亚的独立进

程。随着1954年 12月印度人国大党加入联

盟,“马、华、印联盟党”正式成立。从而奠定了

现代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 马华印联

盟党即成为执政党。马来西亚独立后,新的政

党不断涌现, “马、华、印联盟党”为扩大统治

基础, 于1965年 4月同东马两州的“联盟党”

组成所谓“马来西亚联盟党”。但在1969年的

大选中,“马来西亚联盟党”失利,而华人反对

党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席位明显增加, 使

马来人充满危机感。在这种情况下,时任马来

西亚总理的巫统主席敦拉扎克为扩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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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实力, 巩固其统治基础, 决定逐步与较

强大的反对党联合组织州和中央政府,为“国

民阵线”的建立打下基础。1974年6月1日,

一个取代联盟党的新的政党联盟——“国民

阵线”正式成立。国民阵线由巫统、马华公会、

印度人国大党等九个政党组成。作为一个政

党联盟,它通过吸收多个政党组织,使联盟的

战斗力和团结性大大增强, 而逐步成为马来

西亚最大的执政党联盟,一直执政至今。国民

阵线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巫统在政党联盟中

的地位,成为联盟的核心,马华公会和印度人

国大党的地位明显削弱,马来西亚一党独大

的多党联盟政治局面由此形成。

20世纪80年代后,国民阵线又先后吸纳

了沙捞越达雅克族党、沙巴人民团结党、哈民

党和回教阵线四个党, 联盟成员达 13个之

多。之后,一些政党由于与巫统存在政治、经

济等方面利益的矛盾而退出国民阵线, 到

1990 年大选之时, 国民阵线成员党减至 11

个。1995年大选之后,其成员党又增至14个,

主要包括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新巫统)、马

来西亚华人公会、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人

民运动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沙捞越土著

保守联合党、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沙捞越国民

党、沙捞越达雅克族党、沙巴人民正义党、沙

巴自由民主党、沙巴进步党、沙巴人民团结党

和沙巴民主党。2001年5月沙巴人民正义党

解散后,国民阵线成员党减为13个。国民阵

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巫统在政党联盟中的

老大地位,马来西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继

续发展。

在1990年的国会大选中,国民阵线取得

180个席位中的 127 席; 在1995年的议会大

选中,又取得了192个席位中161席的压倒性

胜利, 国民阵线主席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

尔宣称, 国民阵线取得了自独立以来最辉煌

的胜利¹ 。即使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安瓦尔

事件”以后的1999年, 国民阵线仍然赢得193

个国会议席中的 148席,实现了控制国会三

分之二多数的预期目标。2004年3月,在新任

总理阿都拉·巴达维领导下, 以巫统为首的

国民阵线再获大胜, 赢得了 219 个国会议席

中的198个, 占国会议席的90. 4%, 得票率为

63. 8% ,尤其是在60个马来选民占70%以上

的选区中, 国民阵线赢得了 52个,所占比例

达86. 7% ,是国民阵线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胜利。

与此同时, 1990 年, 马来西亚形成了主

要反对党参加的反对党联盟。由“四六精神”

党、伊斯兰教党以及哈民党等党结盟, 组成

“伊斯兰教人民团结阵线”, 再由“四六精神”

党与民主行动党、人民党、印度人前进党、大

马印裔伊斯兰教徒大会及马来西亚统一党等

反对党组成“人民运动阵线”。两个阵线中最

主要的政党是民主行动党和“四六精神”党。

“安瓦尔事件”发生后, 1999年4月,以安瓦尔

夫人旺阿兹莎为主席的人民公正党成立, 原

来的三大反对党,即马来人伊斯兰教党、华人

民主行动党和印度人人民党迅速与之组成了

反对党联盟——替代阵线, 联合起来挑战国

民阵线,并以取代其执政为最终目标。反对党

联盟除了主张政改、公正、民主外,还打出了

反对“朋党”、“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的旗号。

由于反对党联盟内部各党意识形态存在差

距,缺乏有效的团结,因此在历次的大选中表

现得不尽如人意。在1990年的大选中,取得

了180个席位中的53个议席;在1995年的大

选中,只取得了192个席位中的31席;在1999

年的大选中,取得了193个席位中的42席;在

2004年的大选中,仅取得了219个国会席位

中的20席,其中,民行党赢得12个国会议席,

比上届略有进步,而上届赢得27席的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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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党表现大滑坡, 剩下 7席,人民公正党仅取

得1席。

2004年第 11届国会大选结果呈现出马

来选民回流巫统, 华人选民回流民主行动党

的局面。族群政治格局的重现,令巫统恢复一

党独大局面。伊斯兰教党和公正党大败,导致

在野阵营失去了制衡巫统的力量,民主行动

党虽有成长,但因不会威胁到巫统的马来票

源,故无力牵制巫统。而且,华人选票分布在

马华、民政和民主行动党之间,华人政治力量

的分裂, 进一步强化了巫统一党独大下的多

党联盟形势。由于人民公正党走向泡沫化, 伊

斯兰教党退潮,民主行动党孤立无援,替代阵

线已名存实亡,两线政治¹ 的理念陷入困境,

短期内无望实现。自安瓦尔事件以来掀起的

政治改革运动受到重挫,从选后形势看来, 马

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面临着新的变化。

世纪之交多党联盟政

治变化发展的动因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巫统逐渐失去

马来人的绝对支持, 其领导人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进一步放弃种族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

推行“全民性的”发展主义路线, 不仅淡化种

族色彩,而且还积极鼓吹种族和谐,反复强调

种族和谐是马来西亚发展进步的关键。1994

年 11月,在巫统党代会上, 总理马哈蒂尔强

调指出,“种族间和谐生活是马来西亚取得卓

越成就的关键因素, 是马来西亚成功的秘

诀”。他呼吁马来西亚人民远离冲突与纷争,

彼此之间“不要有政治区分或种族仇视”。同

时, 马哈蒂尔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2020 年

宏愿( V ision 2020)》中提出了“马来西亚国

族”的概念。马哈蒂尔解释说, “马来西亚国

族”就是指华人可以在家里讲华语,马来人可

以在家讲马来语, 各自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

不会改变。不同的只是大家要想到这是一个

国家, 不要再分彼此, 而要互相容忍和接纳。

他还提出,在2020年之前将马来西亚建设成

发达的工业国,同时表明要建立一个由生存

于种族团结、协调、公正的全面合作关系下的

“马来西亚国族”组成的马来西亚国家。使“任

何肤色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能自由地保持和

享受个人的习惯、文化、宗教、信仰。”这种变

化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巫统分裂引起朝野政党力量的变

化,促使执政党调整原有治国政策和策略。

1988年巫统因部分支部没有登记注册而遭

反对派上诉,并被法官宣布为非法,随后巫统

内部出现分裂。这给以后执政的新巫统(现仍

按习惯称新巫统为巫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新巫统仍作为马来西亚第一大政党而重

新活跃于马来西亚政坛之上, 但也面临着新

的问题。巫统分裂,实际上是内部领导层的斗

争所致。加之后来其他政党的成立,特别是替

代阵线组成之后, 反对党对巫统的执政地位

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国民阵线的成员党

(特别是巫统)有一定的党内民主。虽然党内

派系之争屡见不鲜, 但相对有效的“自我修

复”与自我更新机制确保了这个马来西亚政

坛的庞然大物长期保持着完整与活力, 世代

的交替都能顺利完成。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

西亚总理换了五位, 每位接任者都走出了前

任者的影子,以自己的作风与理念治国。国民

阵线政府自90年代起,一反过去极端保守的

种族主义者形象, 开始调整原有政策和统治

手段,以“中庸开明”的姿态对待其他族群,赢

得华人社会巨大拥护和支持º。

在经济上,马来西亚政府结束了“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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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执政的政治制度。



政策”而代之以“2020 年宏愿”计划, 该政策

尽管仍然坚持在经济上扶持马来人, 但已不

再规定土著占有股权的实现时间;政府强调

私人资本的作用, 减少了对华资企业的种种

限制,并积极倡导华巫合作,营造种族融洽的

氛围。

在族群关系尤其是与华族关系方面, 马

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支持华人政党、发挥其在

政府与华社之间的矛盾缓冲和协调作用以及

给予华人经济和文教发展更为宽松环境的政

策,这些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是促成华人社

团对国民阵线及其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二)中产阶级的崛起。“新经济政策”和

高等教育种族配额制的实行, 使大批马来人

在政府的扶持下成为企业家, 许多马来族青

年经过大学深造成长为专业人才,土著特权

造就了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而现代化

与全球化把这批中产阶级人士带进另外一个

世界,马来中产阶级由此产生。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和高速发展,马来西亚的

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这个由医生、律师、

公务人员、工程师等阶层组成的新兴中产阶

级在马来西亚人口中占有不小的比例。随着

持续10多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以及市

场的作用,马来西亚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人们的价值取向也逐渐从早期的激进和非理

性,转向温和、理性。在马来西亚,巫统掌握整

个国家资源分配的权力,许多马来中产阶级

及企业家皆从中受惠,而且中产阶级本身是

在政府的扶持下兴起的,自然中产阶级的态

度是受政府的政策左右,因此他们更为趋向

保守和理性。

可以说, 中产阶级向来是推动政治民主

化和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但马来西亚的中

产阶级却不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不

平则鸣”,投身于反对党的政治活动。他们什

么都想换,就是不想换政府¹ 。

(三)“拉伯效应”。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

蒂尔2004年10月离任,由阿都拉·巴达维接

任。巴达维虚怀若谷、诚恳、亲切,相较马哈蒂

尔而言,更符合马来民俗对领袖的要求,因而

迅速赢得人民爱戴,形成反对党口中的“拉伯

效应”或“新总理效应”。

首先, 阿都拉取代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和

党主席,是民心转向的关键。马哈蒂尔任内曾

发生两次巫统分裂事件,对巫统造成极大的

冲击,一些巫统党员因此离开巫统,也有一部

分马来民众的选票流失。马哈蒂尔下台,为马

来人中间选票回流巫统创造了契机。上届大

选, 马来选民只是因为安瓦尔事件而“惩罚”

马哈蒂尔,而非巫统。一旦马哈蒂尔下台,惩

罚目的已达,则回过来力挺阿都拉,给他一个

改革巫统的机会。

其次,巫统的施政能力获得肯定。巫统执

政数十年来,的确为马来社会带来了社会和

经济发展,也巩固了马来人的主导力量。在施

政方面,巴达维上台后誓言打击贪污、减少政

府部门的繁文缛节和提高行政效率, 推行改

革和廉政措施,收到一定成效。马来基层社会

相当重视政治道德,许多人投向反对党,主要

是不满巫统失去廉洁与操守。阿都拉让人民

看到他的改革诚意,而获得人民给予的机会。

再次,巫统的伊斯兰教政策,逐渐获得马

来民众的支持。阿都拉以其宗教背景,向穆斯

林社群宣扬比伊斯兰教党开明温和的宗教理

念,主张伊斯兰教必须与时并进,得到国内穆

斯林的支持。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各项恐怖袭

击,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使得激进伊斯兰

教主义受到抑制。穆斯林实际上和非穆斯林

一样向往稳定和安全,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

的生计、政府是否廉洁以及地方的发展。伊斯

(下转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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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交易所市场上市。

相比之下,大陆在探索场外交易市场建

设的过程中, 有关政策和措施的配套性较差,

主要表现在: 第一,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政策

与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

缺乏呼应。政策制订者似乎不屑于利用场外

交易市场来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创业投

资的退出渠道, 且场外交易市场事实上定位

于主要为国有产(股)权转让服务。第二,场外

交易市场的功能定位与鼓励股权流动的政策

不配套, 似乎只把交易所市场当作公开发行

股票的惟一资本市场,而没有把这种职能赋

予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对场外交易市场内部

究竟是否应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适当的分

层,认识模糊不清或摇摆不定。譬如,有些时

候,对各地设立各种类型的产权交易机构放

任自流, 以致于产权交易机构重复建设的现

象比比皆是; 另一些时候,则过分看重创业板

市场的作用,却疏于探索对现有低层次场外

交易市场资源的整合。

基于大陆目前的具体国情, 笔者认为,在

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

应该优先探索发展低层次场外交易市场即广

义“三板市场”的路子, 并通过制订统一的监

管规则, 有效整合现有产权交易机构等网络

资源, 逐步形成全国联网的低层次场外交易

市场。这样不仅有助于缓解主板市场长期“一

花独放”所造成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难的问

题,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创业投资与中小企业

融资的对接效率; 不仅有助于克服高层次资

本市场垄断引致的股市内幕交易等弊端, 而

且也有助于把“一级半”市场等地下灰(黑)色

股权交易纳入合法、合规的轨道。采取“由低

而高”对场外交易市场建设进行“补课”,应该

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谐发展的题中之意。

(上接第14页)

兰教党的激进和偏狭, 吓走了很多穆斯林, 他

们认同巫统的宗教理念,希望看到自己的国

家走上稳健发展的道路。

最后,作为反对党的伊斯兰教党在1999

年大选取得佳绩后得意忘形, 一心想要执政

全国,错估马来社会民意,一再推进伊斯兰教

国议程,最终遭到选民否定。在上届大选中,

马来选民质疑巫统的道德基础,加上马哈蒂

尔羞辱安瓦尔的手段超越了马来人的正义底

线,而转投伊斯兰教党。实际上,无论华人选

民还是马来选民, 都很难接受极端的伊斯兰

教国模式。

小　结

当代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发展表明, 马

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还处于体制内发展

的阶段。马来西亚一党独大下的多党联盟政

治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容纳和规范

反对党和其他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

在2004年第11届国会大选中,马来人在

政治议题上重归团结, 上届的“分裂”只是为

抗议马哈蒂尔而出现的暂时性的“策略转

移”。多元族群的人民公正党旨在重组马来人

政治版图的尝试归于失败。至于华人选民,依

然停留在族群政治情结,对人民公正党缺乏

信心, 而对较熟悉的民主行动党和国民阵线

更具认同感。

由于族群政治格局重现,令马来西亚恢

复一党独大下的多党联盟政治体制的旧格

局。政党轮替固然是议会民主精神的体现,但

不代表民主制度的一切。虽然国民阵线一党

独大,但毕竟是人民通过“一人一票”制表达

出来的真实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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